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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形勢的紛紜變換，東突分裂分子趁勢興風作浪，格外猖獗，連續製造了多起恐怖事件。



為了穩定國內的緊張局勢，鼓舞戍守邊陲將士的士氣，經中央軍委批准，我奉命率領特別組建的文藝兵部隊遠赴邊疆進行巡迴慰問演出。



文藝兵部隊是軍事力量序列中的特別編製，而這支文藝兵部隊是從現役和退役中的大批女兵和女警中精挑細選出來的。



她們經過相貌、身材、身體素質、智商、情商、文化程度、忠誠度、意志力、家史等各方面的層層選拔，又經過三次培訓和篩選之後，幾十萬女性中僅餘下的三千女性組成了這支特別的文藝兵部隊。



她們無一不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兒，個個都是美艷不可方物。



其中有一千名女性年齡在十八歲到二十七歲之間，她們個個都是青春靚麗，而且都是清一色的處子之身。



這是為了演出需要而特別選拔的，其中大多還是應屆畢業的高中生和在校大學生，她們要飾演的角色就是青春女兵。



其餘的兩千名女性年齡在二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她們都有過生育史，



每個人都是身體豐腴，珠圓玉潤，個個能歌善舞多才多藝，充滿了成熟女性的魅力。



我率領著這支特別組建的文藝兵部隊一路風塵，經過南疆後進入了西域，受到了沿途駐軍的熱烈歡迎，極大的鼓舞了士氣。



慰問演出非常成功，完全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也受到了軍委的通令嘉獎。帶著無比的興奮，我率領著這支文藝兵部隊踏上了開赴新垂的征程。



現在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繞行內地，通過公路和鐵路到達，但那樣要繞很長的路，而且也很費時間。



另外一條是走小路，那樣要完全依靠步行，而且還要翻山越嶺。



雖然整個沿途都是荒無人煙的無人區，但好處是可以節省至少三倍以上的時間。



考慮再三，我決定走小路。



這些女兵都有著良好的身體素質，經過嚴格的培訓後也有著不錯的軍事技能，完全可以克服沿途遇到的困難。



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女兵們是不會遇到戰鬥的，她們都是作為親民典範當花瓶用，或者在軍隊中各個需要的地方提供禮儀服務以及進行慰問演出等等，所以平時她們基本上是不裝備武器的，而且還被特許佩戴金銀首飾，甚至還可以將頭髮染成淡棕色或者別的顏色。



但是經過訓練之後，這些女兵們擁有了更強的體力、耐力、毅力，還能熟練的操作冷兵器和熱兵器，並且擁有完美的組織協調性。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就算是遇到一些舉世聞名的精銳部隊，我的這支特別組建的文藝兵部隊都能夠從容應對。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自信，才因為駐軍兵力有限，我拒絕了他們派兵護送的好意。



缺少實戰經驗的我，並沒有意識到巨大的危險正在等待著我們。



我是這支特別組建的文藝兵部隊中唯一的男性，是她們的最高長官。



這些女兵們在挑選的時候本就是精益求精，她們的身材都是臀豐乳挺，黃金分割的比例看上去異常協調。



整體來說增一分則肥，減一分則瘦，豐腴的身體不會給人任何臃腫的感覺，卻感覺在性感之中蘊藏著無限的活力。



特別是她們的臀部，都達到了最完美的線條，既豐滿渾圓還恰到好處的翹起，與纖細柔軟的腰肢正好形成一個完美的弧線。



沒有生育史的青春女兵雖然略顯青澀，但她們的演出飽滿奔放，誘人的胴體已基本發育成熟，全身更是散發著無可匹敵的青春魅力。



有過生育史的女兵身體已完全熟透了，那充滿肉感的身體散發著雌性的氣息。



那因為生育而變寬的髖部和略微分開來的襠部，再配以嫵媚動人的風情，更會讓人感到性奮不已。



歲月不但沒有在這些熟女們的身上臉上留下太多痕跡，還令她們有一種自然而又風情的美感。



這些女兵們無不都是五官精緻，她們的面部線條柔和，個個柳眉俏眼，睫毛長長，嘴唇線條勾人心魄，秀髮烏黑柔順，氣質溫婉柔麗，集恬雅、知性於一身，同時還兼有一種由內而外的嫵媚，偏生又在嫵媚中夾雜著矜持，再加上女兵們特有的英氣，所有的這些氣質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讓這些女兵們個個英姿勃發艷光照人。



女兵們有一套特別的軍服是根據每個人的身體特點量身裁剪的，那是只比褲襪厚一點兒的超緊身綠色軍服，是為便於特訓而特別定制。



這套緊身軍裝貼在身上簡直就跟多了一層表皮一樣，因為用料特殊既保暖還散熱，身體幾乎感覺不到什麼負擔，穿著還特別輕便舒適。



這套軍服的不足之處是因用料特殊而顯得有些透，而且因為特別緊身，軍服裡面已沒有穿內褲和佩戴胸罩的必要，加上這軍服過於緊身並追求輕薄，使得其呈現一種淡綠的半透明色。



所以女兵們胸前的兩個凸點和臀溝、陰阜的形狀都一目了然。



但是因為沒有一點累贅，而且還將她們身材的優點和優美的曲線完全表現出來，所以這套並不適合在公開場合穿著的軍服意想不到的特別受到她們的歡迎。



而讓人驚奇的是，這些女兵經過良好的訓練，她們豐腴的胸部都沒有怎麼下垂，在緊身衣的包襯下相當挺拔，急行軍時豪乳高挺搖晃，令人心跳加速。



這套軍服因為緊身雖然適合訓練卻因為過透而不適合正常穿著，而現在進入了無人區之後，在休息區休息時她們無一例外的都換上了這身適合行軍的軍服。



在她們眼中，她們的身體對我這個唯一的男性已沒有了任何神秘。



進入無人區幾天之後，我們進入了一個地勢非常險要的峽谷地帶。



環境惡劣導致隨軍攜帶的電台信號一直非常微弱，時有時無，現在更是進入了盲區。



而這個區域卻瀕臨邊境，是行軍路線的必經之路。



雖然從地圖上可以清晰的判明，倘若紮住谷口的兩端，這裡便是絕路。



可是沒有任何實戰經驗的我卻因為沿途一路順風以及對女兵部隊實力的過分自信而非常大意，甚至連尖兵都沒有派，便率領大隊人馬便浩浩蕩蕩的開進了峽谷。



女兵們還是有說有笑，誰也沒有意識到迫在眉睫的危險。當整支隊伍全部進入了峽谷之後，猛然間隨著轟隆一聲，大塊大塊的岩石把剛剛進入的谷口給堵了個嚴嚴實實。



我大吃一驚，隊伍的退路已經被徹底封閉了。



因為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整支隊伍只攜帶了極少量的武器用於防身，絕大部分女兵都是赤手空拳，隨軍所帶的輜重都是演出用品和給養物資，那各類樂器是無法用作武器的。



雖然有些心驚，可是我並沒有慌亂，因為我相信這些女兵的實力，一般的小泥鰍還掀不起什麼大浪來的。



我急令女兵隊伍加強戒備，拋棄一切輜重，加快行軍速度，盡快衝出峽谷。



我並不知道自己的對手正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東突恐怖分子。



因為沒有注意保密和防範，我們這支文藝兵部隊要經無人區進入新疆的消息在無線電通訊中被截聽了。



東突恐怖分子一直謀求成建制殲滅我軍一支部隊以擴大國際影響卻一直未能得手，現在機會來了他們怎能會白白放過？



況且殲滅這支文藝兵部隊所造成的國際影響要更為巨大。



因為這支文藝兵部隊擁有三千女兵，但大批的東突恐怖分子越境也是相當困難，稍有不慎說不定還會落個雞飛蛋打，說不定會連老本都要賠進去。



因此，他們並沒有出動大批人馬，而是經過精心謀劃派出了一支僅有十幾人的特戰精銳小隊，攜帶著剛剛研發成功的最新式的武器裝備，精心挑選了這個絕佳的伏擊區域，通過特種作戰徹底殲滅這支沒有武裝的文藝兵部隊。



這種最新式武器裝備雖然還是以槍枝為主，但是彈藥卻匪夷所思的進化為直接將空氣壓縮成比針還細的尖銳氣流發出。



因此只要四周有空氣，那就不愁沒有彈藥供應。



而且這些子彈打進人體的時候，基本上不會留下什麼傷痕，會在直接刺入人體後再自動的展開，如針刺一樣的空氣隨即四散而開，徹底斷絕人的生機，造成像達姆彈一樣造成巨大的傷害。



所以，不要看它的體積小，甚至在解剖後也難以發現什麼太大的傷害，但是一顆子彈命中任何部位都能夠輕易殺死一個敵人。



因此只要被這種子彈命中後就不會有任何傷員，唯有死亡。



現在，東突恐怖分子已經徹底封死了峽谷的入口，兩邊是無法攀越的高高的峭壁，只有衝向峽谷出口一條路，而東突恐怖分子的特戰小隊已牢牢控制住了峽谷出口。



他們個個都是精挑細選百發百中的神槍手，現在正透過瞄準鏡望著女兵們隨著奔跑不停震顫著的胸前那高高聳起的若隱若現的雙乳發起了呆。



衝在最前面的是陳杏芬和她的演出分隊，28歲的她並沒有意識到瞄準自己那震顫雙乳的並不止是一枝槍。



正在奔跑間的她猛然感到自己那高聳的胸脯被什麼狠狠的撞了那麼幾下，頓時一股扭絞的疼痛伴隨著一種難以訴說的感覺爆炸般的瀰漫了全身。



她有些納悶，自己的胸脯高聳依然，並沒有出現什麼傷口彈痕，可是她卻感到全身無力，隨著跑動的慣性又奔出去了兩步，便不由自主的倒下了。



她驚訝的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呼吸，而意識也在漸漸模糊，留在她最後視角屏幕上的，是一個個自己的同伴同樣大張著嘴扎煞著雙手倒在那裡做著最後的痙攣。



轉眼間，陳杏芬和她的演出分隊整整一百五十個女兵，如同中了符咒一般紛紛跌倒在那裡，一個個不明不白的大睜著迷惑的雙眼停止了呼吸。



後面的女兵們莫名其妙的看到打頭陣的陳杏芬和她的演出分隊稀里嘩啦一下子就全部倒下了，她們拿香艷的肉體橫七豎八的躺了一片。



從她們那凝固了的充滿驚訝的神態可以斷定，她們已全部陣亡，可奇怪的是，並沒有看到她們身上有什麼傷口，更沒有看到一點血。



女兵們不敢再衝，我得到報告急急趕來，用望遠鏡仔細觀察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也沒有發現陳杏芬和她的演出分隊整整一百五十個女兵斃命的原因。



這是唯一的出路，在峽谷中電台沒有任何信號，無法求援，我們唯有依靠自己殊死拚搏。



跟在陳杏芬和她的演出分隊後面的第二批女兵是周麗的演出分隊，也是一百五十個女兵。



我命令周麗的演出分隊再衝一次，試探試探對方的虛實。



35歲的周麗頓時面色蒼白，可是軍令如山，她還是戰戰兢兢的帶著自己演出分隊的女兵們吶喊著衝了出去。



漸漸地，周麗她們接近了倒在那裡的那片香艷的肉體。



因為她們的肉體把狹窄的通道都給鋪滿了，所以周麗她們不得不踏上了她們的軀體。



這時，奇異的現象再次發生，沒有聽到槍聲，沒有發現火光，可是她們或者捂著胸脯或者按著陰部一個個又開始痙攣著抽搐著稀里嘩啦的倒了下去。



沒多大工夫，周麗和她的演出分隊同樣整整一百五十個女兵一個不剩的全報銷了，她們甚至連喊都沒喊出幾聲。



在短短的一段通道上，三百個女兵有的仰躺有的側臥還有的趴著，她們你壓著我，我枕著你，雖然沒有傷痕，卻個個都已是香魂飄渺。



通過用望遠鏡仔細觀察，我還是發現了一些端倪。



首先，我發現了設在峽谷出口處那無法攀越的狙擊陣地，再就是周麗和她的演出分隊那一百五十個女兵倒下時表現出了明顯的中彈時所應具有的徵兆。



雖然沒有完全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但可以確定的是確實是遇到了恐怖分子的狙擊。



從周麗和她的演出分隊那一百五十個女兵陣亡的情形判斷，恐怖分子人數並不多，他們射術精良，而且使用了一種未知的武器，因此顯得更加恐怖和震撼。



雖然三百名女兵已經陣亡，但主力猶存。如果要衝出峽谷，繼續讓沒有武裝的女兵這樣分批衝鋒無異於讓恐怖分子練習打靶，因為她們在遠距離根本不能造成任何威脅，完全處於被屠戮的境地。



同時恐怖分子的狙擊陣地設立的非常巧妙，女兵部隊根本無法從峽谷內進行直接攻擊，只有衝出峽谷後才能沿著另外的路迂迴攀登，這樣的地勢非常不利於沒有實戰經驗的女兵部隊進行作戰。



繼續衝鋒必然還會帶來大批女兵的陣亡，但困在峽谷內無異於坐以待斃，這裡無險可守，無處藏身，只會讓恐怖分子一個個給打了靶子。



我判明了形勢，現在只有不惜代價衝出峽谷一條生路了。



現在我們唯一的優勢就是人數眾多。



我決定全部女兵發起不間斷的衝鋒，一個演出分隊跟著另一個演出分隊，前赴後繼，連續衝擊，讓恐怖分子的彈藥難以為繼，不惜代價衝出這個絕地。



隨著命令下達，所有的女兵都做好了衝鋒的準備。



因為攜帶的武器有限而且都是自衛手槍，現在無法對恐怖分子造成威脅，所以我命令把所有的武器都集中到部隊中最為強悍的李靜演出分隊，並且由我率領她們作為整個部隊的殿後。



一切安排就緒，而恐怖分子沉浸於輕而易舉的殲滅了三百靚麗女兵的喜悅中，根本沒有料到我會採用這種不計傷亡的策略，一時間倒也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30歲的葉靈所率領的演出分隊雖然也是被成批成批的打倒，但她們卻勇往直前，只是她們的隊形卻越來越稀疏。



因為事發突然，所有的女兵都還是一色的作訓軍服，但這套可以充分展示她們靚麗身材的軍服也把她們挺拔豐潤的雙乳和朱潤圓滑的腰臀勾勒的清晰可見，甚至連兩腿間那陰戶的輪廓都隱約可辨。



倒下的女兵只是聳動痙攣幾下便停止了呼吸，還活著的女兵踏著自己的同伴那香艷溫熱的肉體繼續向前，然後又不斷把自己的胴體繼續添加，使這香艷的肉墊越鋪越厚。



身手矯捷的葉靈現在根本無法施展自己的本領，踏在自己姐妹們肉體上的感覺是那樣的怪異，無法穩定自己身形的她那跌跌撞撞的樣子頗有些狼狽，甚至還摔了兩個跟頭。



不過因禍得福，她也因此躲過了射向自己的空氣子彈。



衝在她身前的一個三十多歲的少婦吳燕充滿了成熟的魅力，隨著奔跑她的雙乳在不停的震顫，充滿了誘惑。



葉靈清晰的看待吳燕猛然捂著自己的胸脯身體打了一個旋，她清晰聽到了從吳燕的胸脯那裡傳來噗的一聲，可是同樣沒有看到有血滲出，但吳燕只是身體一挺便倒下了。



被子彈打中的女兵當然已香消玉殞，但更多的女兵是自己滑倒的。



只要一息尚存，滑倒的女兵會頑強的爬起來繼續投入衝擊之中。



葉靈第三次滑倒了，柔軟而富有彈性的肉墊並沒有摔疼她，她同樣努力的爬了起來。



這時不滿二十歲的少女張曉梅恰好衝到了她的身前，隨著張曉梅身子一挺，她嚶嚀一聲便直挺挺的撲倒了。



隨著那圓翹的臀部聳動了幾下，一片暗黃色的水漬出現在她的襠部。



很顯然，是張曉梅擋住了射來的子彈。能歌善舞的張曉梅頗有些不甘心的最後一蹬腿，大睜著自己的雙眼再也不動了。



葉靈奇蹟般的衝過了前兩批女兵肉體鋪成的通道，前方已沒有了陣亡女兵的肉體，而她身邊竟然還有十多個倖存的女兵。



因為恐怖分子的火力在集中對付緊隨其後的隊形更為密集的馬莉率領的演出分隊，所以葉靈和她的演出分隊所倖存的十幾個女兵幸運的衝過了這道看不見的火網。



峽谷的出口就在前方，再衝出幾十米，就可以擺脫狙擊火力的威脅，看到希望就在眼前，葉靈大喜過望。



可是，葉靈的好運氣終於到頭了。



恐怖分子顯然已經注意到了葉靈她們即將擺脫困境，立即有一部分火力籠罩在她們頭上。



女兵們隨即一個接著一個的倒下，葉靈使盡了全身的本領，無論是採用翻滾還是曲線奔跑，都沒有能夠擺脫狙擊手那精確的點殺。



她只感到手臂略略一麻，便不由自主的撲倒在衝鋒的道路上。



她驚訝的望著略微出現了一點紅斑隨即便消逝的無影無蹤的手臂，頭一歪便停止了呼吸。



馬莉的運氣要比葉靈好一些。



因為衝擊的道路上鋪滿了陣亡的女兵，雖然造成衝鋒困難使滑倒的女兵很多，卻使恐怖分子狙殺她們顯得更為困難一些，所以她的演出分隊受到的損失要少很多。



衝過女兵陣亡集中的區域後，馬莉身邊還有三十多個女兵。看到葉靈和她的部下躺在衝鋒的路上，馬莉沒有猶豫，繼續發起了決死的衝擊。

更多的火力不得不調集到馬莉她們身上，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馬莉和她的演出分隊全部玉隕，可結果是導致了更多後續的女兵衝過了這段火力重點封鎖線。



我的連續衝擊策略終見成效，雖然損失慘重，但最終還是有兩千多名女兵成功的突出了峽谷。



作為女兵們中唯一的男性，我當然是非常顯眼的，也肯定是恐怖分子重點狙殺的目標。



幸虧女兵們的重點保護，她們前呼後擁，不惜用自己的肢體遮擋保護，沿途至少有幾十名女兵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突出峽谷之後，因為地勢變換我們脫離了槍枝的射界，暫時是安全了。



我驚訝的發現恐怖分子為封鎖峽谷出口所盤踞的高地非常陡峭，唯一可上下的通道正處在我們這裡。



我納悶為什麼恐怖分子沒有用炸藥象封閉峽谷進口那樣徹底封閉出口，那樣我們整個部隊可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



看來那些恐怖分子是通過遙控引爆進行操作的，也許是因為操作不當，沒有成功引爆峽谷出口的炸藥。



因為通過仔細觀察，我已發現了安裝在峽谷出口的炸藥。



現在恐怖分子要想撤離，則必須要通過我們控制的區域。



不知不覺間，戰場的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已經佔據了戰場的主動，把恐怖分子全部給困在了高地上。



因為地勢陡峭易守難攻，雖然非常渴望為陣亡的女兵報仇，我並沒有命令女兵部隊向高地衝鋒的打算，而是佈置了幾條防線，打算把恐怖分子困在高地上。



因為缺少武器的女兵進行衝鋒只會徒增傷亡，而難以對恐怖分子造成威脅。



恐怖分子百密一疏，當然非常明白自己目前所處的困境。



如果落到女兵們手裡，肯定不會有什麼好果子。



只要炸藥一響，出口徹底封閉，那麼整個峽谷都處於射界之中，這支女兵部隊就是甕中之鱉，誰也難逃生天。



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原本駕輕就熟的簡單遙控爆破卻怎麼也沒有反應，眼睜睜的看著大批女兵蜂擁而過，他們連續扣動扳機卻怎麼也殺不過來，那峽谷中留下的近千具女兵胴體便是他們的戰績。



十二個恐怖分子，殺的多的有上百個，少的也有好幾十，但多數女兵還是成功的逃出了峽谷，還堵住了自己的退路。



我命令與外界聯繫，派部隊來支持，消滅這些恐怖分子。



可是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負責電台的女兵居然全體陣亡，連通訊器材都沒有搶出來，已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繫。



這個變故並沒有使我慌亂，恐怖分子並不知道我們已經失去了電台，他們知道我們一定會求援，一定會在增援部隊到達之前盡快突圍。



無論是否與外界取得聯繫，新的戰鬥已迫在眉睫。



果然，女兵部隊剛剛佈置妥當，戰鬥便開始了。



二十九歲的李梅還有一百二十名女兵，因為身手敏捷在突圍戰中損失不大。



她們雖然沒有攜帶武器，可是都有著不錯的拳腳功夫。



現在她們首當其衝，最先遇到了突圍的恐怖分子。



隨著一陣噗噗聲，一百二十名女兵倒下了一半，剩下的女兵與恐怖分子混戰了一起。



隨著更多的女兵們趕來，十二名恐怖分子徹底陷入了女兵們波濤翻滾的人潮之中。



雖然經過訓練後的女兵們都有著不錯的功夫，平時一個女兵可以輕易應付招架兩三個壯年男性的攻擊而不落下風，可是現在她們面對的可是配備了特殊武裝的恐怖分子，根本不與她們進行拳腳對戰，而是用短槍不停的把一個個圍繞在身邊的花枝招展的女兵射倒。



令女兵們感到驚訝的是，沒有人看到恐怖分子更換彈匣，他們的槍械在一直不停的發射著，似乎子彈是無窮無盡。



每個恐怖分子的身前身後，都是橫倒豎臥的女兵肉體，很少有女兵能夠衝到三步之內。



三十一歲的王蘭拳腳功夫出類拔萃，在女兵們中間鮮有對手，她倚仗著自己身手敏捷，幾次避開了射向自己的子彈。



這個恐怖分子身材瘦瘦的，只要能夠接近到足夠的距離，她有完全的把握一擊致命。



也許是因為連續發射導致手腕發酸想調整一下姿勢，這個瘦瘦的恐怖分子在連續打倒了七八個衝到離他接近三米距離的女兵後射擊的頻率明顯停頓了一下。



王蘭抓住機會猛然飛身躍起，緊接著連續幾個滾翻，她直接衝到了這個恐怖分子的腳下，用雙腿乾淨利索的直接把他放倒。



這個恐怖分子措手不及，根本沒有來得及作出反應，隨即被她一肘子搗在了脅下，跟著手指一動捏碎了他的咽喉。



這個恐怖分子似乎有些不相信的大睜著雙眼，眼神充滿了錯愕和驚訝。



一名恐怖分子被消滅了！



還沒有等到王蘭高興，已發現另一個長臉的恐怖分子看到了同夥遇到的險境，卻已來不及救援，在同夥斃命後怒火中燒置正在向他撲來的女兵們於不顧，狠狠向王蘭射來一串子彈。



王蘭連續翻滾躲避，她只感到小腿一麻，隨即整個人便陷入了癱瘓，隨即慢慢失去了知覺。



長臉的恐怖分子因此使三名女兵藉機衝進了自己身前三米以內的區域，他槍口迴旋，隨即便打倒了其中的兩個，而第三個女兵卻再也無法來得及掉轉槍口，被一腳踢飛了手中的短槍。



這第三個女兵是十九歲的鄭敏，她容貌靚麗身輕如燕，拳腳功夫也是頗為出色。



她沒有與這個長臉的恐怖分子硬碰硬，輕巧的躲過了他的攻擊，像鰻魚一樣滑到他的身側一個四兩撥千斤借力把他放了個四腳朝天。



又有幾個女兵衝了上來，沒等他爬起來便又被踢倒。



可是這個長臉的恐怖分子功夫畢竟不弱，雖然滾來滾去，可是卻躲過了幾個女兵最致命的攻擊。



鄭敏玉牙緊咬，瞅準機會飛身躍起，使出了自己的殺手鑭，狠狠一肘用盡全力直搗在了他的命根子上。



這致命的一擊使他徹底喪失了戰鬥力，致使他的睪丸徹底被搗碎，劇烈的疼痛使他全身痙攣，再也無法規避鄭敏扭斷自己脖頸的致命攻擊。

隨著呼吸和心跳的終止，他那無神的眼睛漸漸失去了生機。



鄭敏對著這個長臉的恐怖分子厭惡的吐了一口唾沫，猛然感覺到自己胸口一麻，頓時呼吸窘迫起來。



她與身邊的幾個女兵一起搖曳著，紛紛撲倒在這個長臉的恐怖分子身上。



鄭敏知道自己中彈了，她在彌留中看到是一個邊戰邊退的長頭髮恐怖分子正在向自己這邊開火，正是他殺了自己。



存留在她腦海中最後的視覺形象，是一個個向他撲去的女兵中彈後搖曳著的苗條身姿。



一場激戰，消滅了兩名恐怖分子，女兵部隊卻為此付出了數百人的代價。



恐怖分子不得不退回了高地，勇敢的女兵們依然鬥志昂揚。



因為徒手格鬥難以近身，我下令把配有武器的部隊中最為強悍的李靜演出分隊分散到各個分隊中，既充實各分隊的實力，也利用恐怖分子喜歡近距離射殺女兵的機會爭取把他們一鼓全殲。



因為恐怖分子不敢拖延，我估計他們的下一次突圍行動不會相隔太久，因此命令部隊全部保持戰鬥狀態。



從恐怖分子身上繳獲的武器看上去並沒有什麼特別，發射時的槍聲並不響，而且也沒有火光，打在地面上只是掠起一片塵土，看上去威力並不大，可是被打在身上的女兵卻無一倖免。



這其中的原理一時半會也弄不明白，這些難得的戰利品便留在了我的身邊準備以後上交有關部門進行研究。



果然不出所料，恐怖分子很快實施了第二次突圍行動。



這次的戰鬥更為慘烈，因為恐怖分子根本沒料到女兵中還有武器，儘管依然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在大意中十個恐怖分子先後被女兵們幹掉了七個，殘餘的三個恐怖分子也被女兵們團團包圍。



這最後三個恐怖分子，其中那個絡腮鬍子的是他們的隊長，一個身材魁梧的方臉漢子和一個長髮飄飄的相貌還挺英俊的青年，他們三個每人都殺了超過二百名以上的女兵。



現在殘存的恐怖分子只有三人，而剩餘的女兵部隊還在千人上下，照正常情況來看，戰場上的勝負已定。



我決定生俘這三個恐怖分子。



正是因為這個決定，使女兵們再次陷入徹底的被動挨打的地步，最終造成了女兵部隊的全軍覆沒。



女兵們忠實的執行了我的命令，飛蛾撲火般的圍繞著三個恐怖分子一片片的倒下。



即使偶然出現了難得的機會，也因為我的命令使自己命喪黃泉。



呂穎帶著自己的姐妹堵住了那三個恐怖分子剛剛打開的缺口。



她注意到方纔那些女兵完全有一舉置這三名恐怖分子死地的機會，可惜因為要生俘他們，導致機會轉眼即逝，使這三個恐怖分子非常從容的象打靶一般把她們都放倒了。



這三個恐怖分子聚在一起背靠著背，隨著他們的移動沿途留下了一片片女兵香艷的胴體。



那個絡腮鬍子的恐怖分子一腳踏著一個陣亡女兵胸前隆起雙乳，另外一隻腳還踏著另一個陣亡女兵柔軟的小腹。



而身材魁梧的方臉漢子的雙腳卻正踏著兩個陣亡女兵的面頰，最可氣的是那個長髮飄飄相貌還挺英俊的青年雙腳都踏在兩個陣亡女兵那隱約可見的陰部輪廓上。



看到這樣的情形，女兵們心中燃燒著無法撲滅的火焰，她們前赴後繼，一批接著一批死死的圍住了他們。



而三個恐怖分子趾高氣揚，驕橫的把密集的彈雨不斷潑向圍繞著的女兵身上。



本以為勝券在握的我卻沒有及時瞭解戰場上的形勢，致使大批大批的女兵因執行我生俘這三個恐怖分子的命令而失去了生命。



呂穎她們也獲得了一舉全殲這三個恐怖分子的良機，就是因為我的命令而使得她瞄準了三個恐怖分子的槍口卻無法扣動扳機，使得她不甘心的倒在了那個絡腮鬍子的恐怖分子的槍口下。



還有一個女兵蓮雨，她的手指已經扼住了那個長髮飄飄相貌還挺英俊的青年恐怖分子的咽喉，卻被他頂著自己高高隆起的乳房結結實實的來了一槍，直打得自己花枝亂顫，更羞辱的是失禁的尿液居然不爭氣的打濕了自己的襠部。



等我發現情況不妙的時候，最後的一個女兵演出分隊只剩下最後幾十個女兵還在纏鬥著。



消滅這三個恐怖分子的命令下的太晚了。



殺紅了眼的女兵已對死亡無所畏懼，而這三個恐怖分子已習慣了在近距離精確射殺剪除女兵們的生命。



充當我的守衛的幾個女兵與最後的幾個女兵先後栽倒在三個恐怖分子腳下，當他們發現周圍再沒有還可以站立的女兵後，這三個恐怖分子不由開懷大笑。



我環顧四周，所有的女兵均已陣亡，而這三個恐怖分子卻沒有發現在幾百米之外的我。



我取出繳獲的一支長槍，瞄準了這三個恐怖分子。



瞄準鏡下，這三個恐怖分子毫無覺察，正在猥褻著陣亡女兵的肉體取樂。



我連續扣動了扳機，沒有血花飛濺，沒有血肉飛舞，三個恐怖分子驚愕的痙攣著，先後撲倒在那裡不動了。



所有的戰鬥至此全部結束，三千女兵與十二名恐怖分子無一生還，唯有我自己還是好好的活著。



三千名美貌的女兵，近千名躺在峽谷出口處，其餘的都躺在這裡，她們遙相呼應。



我站起身來，那些曾經的部下們卻再也沒有了任何回應，茫茫荒原中只剩下孤家寡人的我自己。



作為這支女兵部隊的最高長官，我擁有著無上的權利和威嚴。



這些靚麗的女兵宛如我的私人財產，只要我願意，就能與她們中的任何一個共度良宵。



實際上，她們也是心甘情願，那是發自內心的順從，我能在她們身上得到歡樂和滿足，那可是她們相互炫耀的資本。



所以在我面前，她們才會毫無顧忌的穿上那套特製的作訓服。



現在，所有的女兵們都是穿著這套作訓服告別了她們的人生。



我擺弄著一具具風姿各異的女兵艷屍，她們活著的時候不會有任何抗拒，現在更是任我為所欲為了。



因為這種特別的子彈沒有給她們香艷的胴體外表帶來任何傷害，她們都像睡熟了一般，只是那失禁的襠部印漬表明她們已經失去了生命。



漫步在女兵們香艷的胴體中，不時捏捏這個女兵俊秀的面龐，彈彈那個女兵或粗或細的乳頭，她們的肉體在漸漸失去溫熱，這是我在同她們進行最後的告別。



一張俊秀雅致的臉蛋映入面龐，她嘴角上翹，攤手攤腳的仰躺在幾個女兵的身上，一隻手掩在胸口，眼睛微睜，似乎還帶著笑意。



這個女兵是二十三歲的雅倩，她還是處女之身，我答應過她今晚會一起共度良宵。



可惜沒有等到天黑，她已經玉殞香銷了。



我愛憐的捏捏她那性感高挺的鼻梁，她卻再也無法發出那迷人的嬌笑聲了。



她的身體依然還是溫熱的，只是再也沒有了呼吸和心跳。



雖然早已看過她的裸體，我還是把她的作訓服脫掉了，她的身體還是那樣迷人。



和大多數女兵一樣，雅倩同樣失禁了，作訓服的襠部散發著淡淡的尿騷氣息。



雅倩的陰毛很雅致，看上去挺漂亮。剝開她的小陰唇，那被青春少女們視若生命的處女膜隱約可見。



還是處女之身便失去了生命，雅倩肯定是心有不甘，那微微嘟起的小嘴似乎在向我傳達著什麼信息。



我嘆息了一聲解開褲子，肉棒抵住穴口，輕輕一頂便把那層膜沖的七零八落，同時一絲貞血從穴口滴落。



雅倩的陰道內腔還是非常濕熱的，令我感到驚異的是她的陰道內壁居然還能痙攣抖動了幾下，似乎是在歡迎著肉棒的插入。



我不捨的抽出肉棒，最後在她那俊秀的面龐上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吻。



雅倩依然保持著微笑，似乎在感謝我讓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女人。



這一夜，我沒有離去，陪伴著我那些曾經的部下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



第二天我修復了被損壞的的電台，終於與外界取得了聯繫。



通過特殊身份的影響，我使得陣亡的三千女兵全部被空運到某秘密基地。



而此役繳獲的武器，也使得國內同類武器的研究更上了一個台階。



這場戰鬥有得有失，但三千女兵全軍覆沒卻事關國際影響，軍委嚴格封鎖了與此事件有關的任何消息，而我仍負責挑選培訓屬於特別編製的女子文藝兵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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